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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

宁稼雨

　 　 〔摘要〕 　 作为民族神话英雄主角的精卫ꎬ 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下英雄末路的

真实写照ꎮ 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 “惩罚” 而被迫改变

命运之写照ꎬ 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现实反映ꎮ 这

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演变轨迹ꎮ 精卫冤魂主题意象与专制制度背景促成的

悲悯、 感伤审美情怀具有很大的共鸣点ꎬ 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书写ꎬ 成为精卫神话文学

移位过程中的一个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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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ꎬ 精卫神话以其溺水前后分为两个

主题ꎬ 溺水前 (含溺水) 为冤魂主题ꎬ 溺水再生

后为复仇主题 (或英雄主题)ꎮ 两个主题具有因

果关联ꎮ
精卫神话的重心是英雄主题ꎬ 然而精卫作

为一位失败的英雄ꎬ 其英雄神话又蒙上冤屈悲

剧的色彩ꎮ 因此ꎬ 精卫神话的冤魂主题与其英

雄主题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区别ꎮ 英雄主题是精

卫神话的核心和起始部分ꎬ 而冤魂主题则是精

卫神话的外延和结局部分ꎮ 作为民族神话英雄

主角的精卫ꎬ 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

下英雄末路的真实写照ꎮ 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

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 “惩罚”
而被迫改变命运之写照ꎬ 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

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

现实反映ꎮ 这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

学移位的演变轨迹ꎮ

一、 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原始意蕴解读

神话英雄的命运结局多半以悲剧而告终ꎬ 而

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多半与其英雄行为有关ꎮ
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成因也是来源于此:

　 　 发鸠之山ꎬ 其上多柘木ꎮ 有鸟焉ꎬ 其状

如乌ꎬ 文首、 白喙、 赤足ꎬ 名曰精卫ꎬ 其鸣

自詨ꎮ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ꎬ 女娃游于东

海ꎬ 溺而不返ꎬ 故为精卫ꎮ 常衔西山之木石ꎬ
以堙于东海ꎮ ( «山海经北次三经») 〔１〕

在有关洪水神话起因形式的说法中ꎬ 前人多

认为精卫填海神话属于 “自然力量的斗争” 一

类ꎮ①就精卫的填海行动来看ꎬ 这个看法没有问

题ꎮ 但笔者以为ꎬ “自然力量的斗争” 是精卫神

话的第二主题ꎬ 第一主题应该是 “事故致水”ꎮ
正是这种意外致水事故才导致精卫的死亡ꎬ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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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其冤魂形象的基础ꎮ
关于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意蕴解读ꎬ 还有几

个相关问题需要重新认识ꎮ
首先ꎬ 关于羿与乌鸦同体关系对于精卫悲剧

命运的影响ꎮ 因为 «山海经» 原文中有精卫 “其
状如乌” 记载ꎬ 而乌鸦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凶吉两

种不同的解释意象ꎮ 以至造成后人对乌鸦外形的

精卫之善恶正反两极意象的相反理解ꎮ 有人认为

古人对乌鸦表示憎恶ꎬ 而具有乌鸦形状的精卫则

是不祥之物和倒霉的象征ꎮ① 也有人对此强烈质

疑ꎬ 认为乌鸦在古代也不乏吉祥的意象ꎬ 应该从

这些正面吉祥意象中去理解精卫正面的英雄

形象ꎮ②

对此ꎬ 笔者以为ꎬ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纠正

极端或偏误ꎮ 一是对古代文献材料需要从中国历

史文化的整体全局来衡量判断其主导倾向和主次

关系ꎬ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ꎮ 二是古代乌鸦一

类古代禽鸟意象并非一成不变ꎬ 应该从动态关系

中去把握其意象演变走向ꎮ
否定乌鸦暨精卫论者的主要依据是 «楚辞

天问» 中 “羿焉彃日ꎬ 乌焉解羽” 的提问ꎮ 其逻

辑为: 既然乌鸦是太阳里面的鸟ꎬ 又被羿射中毙

命ꎬ 那就明显表现古人对 “乌” 的憎恶ꎬ 而精卫

正是这种晦气的、 倒霉的象征ꎮ 表面看起来此语

不无道理ꎬ 但细思起来就经不住推敲了ꎮ
诚然ꎬ 羿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ꎬ 但这不能

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羿的靶子就必然是所有古人的

公敌ꎮ 实际上ꎬ 人们对乌鸦的敌视态度的确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太阳的同体关系ꎮ 从文献记载

来看ꎬ 中国最早关于太阳形象的描绘就与乌鸦同

时并生ꎮ «山海经» 载: “汤谷上有扶木ꎬ 一

日方至ꎬ 一日方出ꎮ 皆载于乌ꎮ” 〔２〕 正因为有这样

的记载ꎬ 后代关于太阳的描绘都是太阳中有金色

三足乌的样貌ꎮ③ 所以ꎬ 与其说否定论者憎恶的

是乌鸦ꎬ 还不如说憎恶的是乌鸦所从属的太阳ꎮ

但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ꎬ 似乎还没人能张口直接

与太阳为敌ꎮ 须知在中国这种农耕文化的国度中ꎬ
人们对太阳的依赖和崇仰应该在土地之上ꎬ 是正

面价值取向的主流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抛开乌鸦所

从属的太阳不顾ꎬ 单独对乌鸦进行诋毁ꎬ 实在难

以令人信服ꎮ 在太阳崇拜的大文化背景下ꎬ 羿的

角色虽然具有一定正面的性质ꎬ 但无论怎样也无

法达到从根本上颠覆太阳崇拜的文化格局的程度ꎮ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ꎬ 太阳形象及其附属物的乌鸦

在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正面属性才是主流和大局ꎮ
不能想象与太阳同生同在的金乌会成为民心

民意的对立面ꎮ 所以ꎬ 从先秦以来ꎬ 乌鸦形象的

正面吉祥征兆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ꎮ 商周时期就

出现过 “乌鸦报喜ꎬ 始有周兴” 的说法ꎬ 认为乌

鸦衔谷之种给周武王带来了吉祥好运ꎮ④ 这虽然

属于谶纬之说ꎬ 但先民从农耕社会生产者的角度

来理解乌鸦与社会族群的美祥关系ꎬ 是合乎情理

的ꎮ 从这个好恶取向来看ꎬ «山海经» 中精卫神

话的记载ꎬ 无论是 “如乌” 的形状ꎬ 还是对其本

身活动的描述记录ꎬ 显然都是正面肯定的ꎮ
既然乌鸦的负面形象与羿射日神话有关ꎬ 那

么也就有必要对该神话历史蕴含的双向解读及其

相互关联做出梳理和廓清ꎮ 前人对此一般不外从

自然和历史两个角度切入: 自然说认为羿射日反

映了先民与自然斗争中的 “人定胜天” 思想⑤ꎻ
而历史说则把羿和太阳之间的对立矛盾解释成为

崇奉太阳和崇奉后羿两个族群的敌对关系反应ꎮ⑥

这两种解释虽然能够解释羿与太阳之间的矛盾对

立关系ꎬ 却无法把这位射日英雄与其尘世生涯贯

通起来ꎬ 给予完整的解释ꎮ 近年来ꎬ 叶舒宪先生

对此提出了新解ꎬ 他越过后羿射日的自然和社会

历史说ꎬ 直接从羿的太阳身份入手解说ꎮ 在他看

来ꎬ 羿本身就是十个太阳之一ꎮ 他杀死了其他太

阳兄弟ꎬ 成为唯一的太阳ꎮ 所以羿射日神话是太

阳家族内部的角逐争斗ꎮ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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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国藩 «精卫神话新解»ꎬ 载 «文学评论丛刊» 第 １３ 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ꎮ
参见涂元济、 涂石 «神话民俗与文学谈精卫神话»ꎬ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ꎮ
参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ꎬ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ꎬ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ꎮ
董仲舒 «春秋繁露» 卷十三 “同类相动”: “帝王之将兴也ꎬ 其美祥亦先见ꎮ 其亡也ꎬ 妖孽亦先见ꎮ  «尚书

传»: 周将兴时ꎬ 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ꎬ 武王喜ꎬ 诸大夫皆喜ꎮ” («四部备要» 本) 另外在 «淮南子»
«左传» «史记» 中也有相关记载ꎮ
参见高亨、 董治安 «上古神话羿为民除害»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 «中国文

学史»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６２ 年) 等ꎮ
参见朱天顺 «中国古代宗教初探»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ꎮ



　 　 (羿) 这位被后人奉为天下第一大英雄

的射日者ꎬ 原来却是比该隐还要残忍凶残的

弑兄罪人ꎮ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罪过ꎬ 羿才被

帝俊逐出天庭ꎬ 贬降尘世间 “以扶下国”ꎬ
开始了立功赎罪的尘世生涯ꎬ 从而导演出为

王、 杀妖、 除怪、 求不死药等一系列人间英

雄的事迹ꎮ〔３〕

这样一来ꎬ 羿的英雄壮举与其尘世生涯之间

的过渡关系也就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ꎮ 这个

解释不仅能够把羿前后两种命运转折贯通起来ꎬ
而且也为精卫神话的悲剧冤魂主题做了背景的渲

染铺垫ꎮ
精卫因鸟形产生与羿同体的关系可以从其家

族出身那里得到佐证ꎮ 朱芳圃先生认为 «山海

经» 所记精卫填海当为鸟类神话ꎮ① 作为炎帝的

女儿ꎬ 精卫所属的炎帝家族的确有鸟氏族ꎮ «山
海经大荒西经» 所记能上下于天的互人之国炎

帝之孙灵恝ꎬ 即为鸟类族群ꎮ② 这样ꎬ 精卫的鸟

形与羿同为太阳一体也就不是令人费解的了ꎮ
精卫与太阳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不仅为其悲

剧命运设置了基调和底色ꎬ 也为精卫神话的冤魂

主题解释提出了一条新思路ꎮ 此前ꎬ 人们基本上

是从自然或社会等外部因素来认识解读精卫填海

的冤魂主题的ꎮ 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引导我们把目

光转移到精卫自身ꎬ 以及与其自身内质血肉相连

的羿上面ꎮ 因为羿本身就是太阳ꎬ 乌鸦与太阳同

体ꎬ 精卫又与乌鸦同形ꎬ 并因此受人诟病ꎬ 所以ꎬ
精卫的前后命运转折可以理解为羿的命运转折的

影子ꎮ 也就是说ꎬ 精卫在尚未出山施行英雄壮举

之前ꎬ 已经因为她的形象作为太阳英雄羿的同体

物而抹上悲剧的底色了ꎮ
以往解读精卫神话的学者往往忽略了精卫填

海的地点为东海这一重要线索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对精卫神话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理解ꎬ 同时

也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精卫冤魂主题的解读ꎮ
此前一般学者和教科书均把精卫神话作为先

民与自然抗争的典型ꎬ 说明该神话的自然斗争属

性不言而喻ꎮ 但与其他的战天斗地神话相比ꎬ 精

卫神话有其自身的特点ꎬ 而且其特点与其冤魂命

运相关ꎮ 精卫与其他治水类神话英雄最明显的区

别就是ꎬ 她不是一个主动向自然出击的战士ꎬ 而

是炎帝女儿在命运轨迹发生重大意外变故后的复

仇者ꎮ
精卫 “游于东海ꎬ 溺而不反” 这两句前贤挖

掘不够ꎬ 其实这是炎帝族下所属鱼人族神话传说

的痕迹ꎮ 炎帝族下除了鸟族ꎬ 还有鱼人族ꎮ 前所

述炎帝之孙灵恝的后代即为鱼人族ꎮ «山海经
海内南经»: “氐人国ꎬ 在建木西ꎮ 其为人ꎬ 人面

而鱼身ꎬ 无足ꎮ” 〔４〕这个 “人面鱼身” 的氐人国也

正是前面提到的炎帝之孙灵恝的后代互人国ꎮ③

而所谓人面鱼身无足的 “互人”ꎬ 正是古人以

“互物” 对蚌蛤之类贝类海物的统称ꎮ④ 有意思的

是ꎬ 从先秦开始ꎬ 古人心目中这些水中蚌蛤蜃类ꎬ
恰恰又是野鸡一类的鸟类所化成ꎮ⑤ 到了汉代ꎬ
许慎又将其加以系统总结:

　 　 蜃ꎬ 雉入海化为蜃ꎮ 从虫ꎬ 辰声ꎮ〔５〕

蛤 (上合下虫)ꎬ 蜃属ꎮ 有三ꎬ 皆生于

海ꎬ 千岁化为蜃ꎮ 秦谓之牡厉ꎮ 又云ꎬ 百岁ꎬ
燕所化ꎮ 魁蛤ꎬ 一名复累ꎬ 老服翼所化也ꎮ
从虫ꎬ 合声ꎮ〔６〕

以上文献记载综合折射出这样的历史文化痕

迹: 炎帝所属的部族中包括鸟族和鱼人族两个族

类ꎬ 其中鱼人族又往往由鸟族变化而来ꎮ 从这个

背景来反观精卫的身份ꎬ 就可以清楚地发现ꎬ 这

个背景几乎是为精卫的生命过程量身定制的ꎮ 有

理由认为精卫是炎帝族下由鸟类变化为鱼人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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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朱芳圃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炎帝»ꎬ 郑州: 中州书画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ꎮ
«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互人之国ꎬ 炎帝之孙ꎬ 名曰灵恝ꎬ 灵恝生互人ꎬ 是能上下于天ꎮ” 朱芳圃据 «说文»
认为恝为 (左契右鸟) 之假借ꎬ 属鸟族ꎮ 参见朱芳圃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互人国»ꎬ 郑州: 中州书画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ꎮ
«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互人之国ꎬ 炎帝之孙ꎬ 名曰灵恝ꎬ 灵恝生互人ꎮ” 按清人郝懿行笺: “互人国即 «海内

南经» 氐人国ꎮ 氐、 互二字ꎬ 盖以形近而讹ꎬ 以俗氐正作互字也ꎮ” 转引自袁珂 «山海经校注»ꎬ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０ 年ꎬ ２８０ 页ꎮ 王念孙、 孙星衍均据此改 “互” 为 “氐”ꎬ 今从此说ꎮ
«周礼天官鳖人»: “鳖人掌取互物ꎮ” 注: “郑司农云: 互物ꎬ 谓有甲 (滿去水旁) 胡ꎬ 龟鳖之属ꎮ” 又 «周
礼地官掌蜃»: “掌蜃ꎬ 掌敛互物蜃物ꎮ” 郑玄注: “互物ꎬ 蚌蛤之属ꎮ”
如 «大戴礼记夏小正»: “十月ꎬ 玄雉入于淮ꎬ 为蜄ꎮ” «逸周书时训»: “立冬之日ꎬ 又五日ꎬ 雉入

大水为蜄ꎮ” 又见 «礼记月令» «国语晋语» 等ꎮ 参见朱芳圃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互人国»ꎬ 郑州: 中

州书画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ꎮ



一个典型代表ꎮ 纵观精卫的身份特征ꎬ 她既是炎

帝的后代ꎬ 又有鸟的外形ꎬ 这两点已经没有疑问ꎮ
唯一需要确认的是精卫是否由鸟变成鱼类ꎮ 这一

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ꎬ 但精卫的东游经历却有理

由与其鸟形形成一个合理的逻辑链条ꎬ 旁证这种

推测ꎮ

① 袁珂 «古神话选释»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９０ 页ꎮ
② 参见谢选骏 «中国神话洪水主题»ꎬ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ꎮ
③ 谢选骏 «中国神话洪水主题»ꎬ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７４ 页ꎮ
④ «春秋左传正义» 卷四十四: “郑子产聘于晋ꎮ 晋侯疾ꎬ 韩宣子逆客ꎬ 私焉ꎬ 曰: ‘寡君寝疾ꎬ 于今三月矣ꎬ 并走

群望ꎬ 有加而无瘳ꎮ 今梦黄熊入于寝门ꎬ 其何厉鬼也?’ 对曰: ‘以君之明ꎬ 子为大政ꎬ 其何厉之有? 昔尧殛鲧于

羽山ꎬ 其神化为黄熊ꎬ 以入于羽渊ꎬ 实为夏郊ꎬ 三代祀之ꎮ 晋为盟主ꎬ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ꎮ «十三经注疏»
本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２０４９ 页ꎮ

⑤ 参见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第二章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ꎻ 王锺陵 «中国前期文化心理

研究» 第二编第三章ꎬ 重庆: 重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ꎮ

袁珂先生把精卫 “游于东海” 的 “游” 字解

释为 “游玩”①ꎬ 虽然字面上能说通ꎬ 但与精卫由

鸟变鱼的转变过程脱节ꎬ 所以有必要另寻训解ꎮ
考 «玉篇水部»: “游ꎬ 浮也ꎮ” 〔７〕又 «尚书君

奭»: “若游大川ꎮ” 孔颖达疏: “ «诗» 云: ‘泳
之游之’ꎮ «左传» 称: ‘阎敖游涌而逸ꎮ’ 则游

者ꎬ 入水浮渡之名ꎮ” 〔８〕可见以 “浮” 解 “游” 并

非无根ꎮ 倘若从精卫由西向东由鸟变鱼的背景出

发ꎬ 以 “浮” 解释 “游于东海”ꎬ 那么合乎逻辑

的解释是 “浮于东海”ꎮ 这个 “浮于东海” 的过

程本来是她由鸟变鱼的转变过程ꎬ 但由于某种不

可知的原因ꎬ 她没有能够顺利变为鱼类ꎬ 而是

“溺而不反” 了ꎮ 所以精卫的溺于东海不返ꎬ 也

正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延续ꎮ
和炎帝族下那些鸟族变鱼族的同类相似ꎬ 精

卫本来也应该按照这样的命运轨迹运行ꎮ 但意想

不到的是她没有如愿变为鱼类ꎬ 而是被海水溺死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ꎬ 至此为止ꎬ 精卫神话还不是

人与自然斗争的主题ꎬ 而是人遭受自然变故的事

故致水主题ꎮ②与火灾、 地震等自然灾害相比ꎬ 人

类遭受水患危害的概率要更大一些ꎮ 因为 “它是

合乎经验世界因果规律的———尽管仍是超现实的ꎬ
因此更容易为现代人的推理性思维方式所理解ꎬ
把它看作一种 ‘事故’”ꎮ③先民因为水患而遭受

劫难ꎬ 并改变命运的众多遭遇应该是这类神话的

现实基础ꎬ 同时ꎬ 这也是精卫不幸经历的文化积

淀意义所在ꎮ 精卫因为意外水患事故而改变命运

轨道的经历对于无知无能的古代先民来说ꎬ 是一

面非常相似的镜子ꎮ 精卫和普通先民之间所谓现

实和超现实的区别仅仅在于后人在幻想中把精卫

再生复活并复仇ꎬ 把精卫神话推向第二主题 (英
雄主题)ꎮ

所谓 “冤魂” 是指蒙冤死去的鬼魂ꎮ 因一般

经常以作祟方式对施害方复仇ꎬ 所以民间又俗称

为 “厉鬼”ꎮ 精卫的这个遭遇使她在后代获得了

“冤禽” 的名号ꎬ 并成为早期冤魂的代表形象之

一ꎮ 但在先秦文献中ꎬ “冤魂” 尚未成为一个专

有名词ꎮ 所以精卫在先秦文献中还没有取得足够

的 “冤魂” 资格ꎮ 这是精卫冤魂形象处于萌发时

期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不过那种冤魂作祟的故事在

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ꎬ 也就是俗称 “厉鬼” 的现

象ꎮ «左传昭公七年» 记载子产为晋侯解答

“梦黄熊入于寝门ꎬ 其何厉鬼” 的故事④ꎬ 就是一

个典型的冤魂厉鬼作祟的例子ꎮ 子产认为晋侯梦

见的黄熊是当年被尧处以极刑的鲧的冤魂所化ꎬ
因为没有得到祭祀而托梦作祟ꎮ 这种情况在 «周
礼» «礼记» 中也有类似的相关记载ꎮ 这些文献

从侧面说明厉鬼作祟是中国先民进入文明社会之

后的事情ꎬ 从而反证出精卫虽然和鲧有相似的命

运ꎬ 但先秦时期尚未成为明确的厉鬼冤魂形象ꎮ
可见精卫神话的冤魂主题反映了远古时期先

民对遭受来自自然的意外打击造成命运轨迹变化

之后的惊恐和无奈ꎬ 表现出该神话的原始底色与

古朴风韵ꎮ 尽管学界有人从炎帝部族东迁过程中

艰难险阻的历史背景来解读精卫游于东海的记

载⑤ꎬ 但这却更能说明: 无论是来自自然的打击

变故ꎬ 还是迁徙活动社会矛盾造成的坎坷遭遇ꎬ
都是远古先民生活的折射投影和意蕴抽象ꎬ 是尚

未兑水和加工的原汁浆液ꎮ 与后代精卫神话故事

的冤魂主题相比ꎬ 精卫神话还是显得纯净质朴ꎬ
没有更多的社会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ꎮ 它好像只

给精卫冤魂主题简笔勾勒了轮廓ꎬ 无论是文化意

蕴ꎬ 还是文学渲染ꎬ 都给后人的进一步扩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余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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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秦汉六朝时期精卫冤魂形象的基本定型

冤魂是一种社会现象ꎬ 它表现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及与社会的关系上ꎬ 是人们对遭受意外变故

改变命运遭遇的恐怖记忆ꎮ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ꎬ
人们与自然和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复杂ꎬ 冤魂

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ꎬ 也进一步深入细化ꎮ
到了秦汉六朝时期ꎬ 与其他神话社会化、 文

学化的历程基本同步ꎬ 精卫神话的冤魂主题开始

得到明确定位ꎬ 后代的精卫冤魂主题ꎬ 基本上是

在这个时期定型的ꎮ
作为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背景ꎬ 冤魂文化从

秦汉才开始浮现定型ꎮ 汉代典籍中开始出现与先

秦典籍中 “厉鬼” 一词同义的 “冤魂” 的专有名

词ꎮ «后汉书皇后纪» 记载汉灵帝拒绝为自己

逼死的宋皇后改葬 “以安冤魂”ꎬ 竟然遭到驾崩

下场的故事ꎬ 是典型的冤魂复仇成功的实例ꎮ 而

许永对汉灵帝进言的理由ꎬ 也正是前文所述 «左
传» 记载晋侯梦见黄熊的故事ꎮ① 此外ꎬ «后汉

书» «三国志» 也有多处提到 “冤魂” 作祟事件ꎮ
这说明汉魏时期冤魂作祟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相信

认可的一种风俗文化ꎮ 与此同时ꎬ 诗歌散文逐渐

脱离经史ꎬ 赋也应运而生ꎬ 共同合流把文学推向

独立ꎮ 小说也处在萌生状态ꎬ 成为精卫神话文学

化的有力载体ꎮ
在此背景下ꎬ 精卫形象的冤魂主题开始呈现

并定位ꎮ 这其中包含两个要素ꎬ 一是文化内涵增

色ꎬ 一是文学表现手法的提升ꎮ 具体表现为三种

情况:
一种是以朦胧的文学笔法对精卫的不幸遭遇

给予同情ꎬ 将其置于凄楚忧伤的角色形象中ꎮ 郭

璞的赞词中已经流露出对精卫尸魂两分遭遇的同

情: “沉形东海ꎬ 灵爽西迈ꎮ” 〔９〕 左思在其著名的

«三都赋» 中ꎬ 分别以 “精卫衔石而遇缴ꎬ 文鳐

夜飞而触纶” 和 “翅翅精卫ꎬ 衔木偿怨” 渲染精

卫悲剧命运的凄怆色彩ꎮ〔１０〕 陶渊明在描述了 “精
卫衔微木ꎬ 将以填沧海” 的壮举后ꎬ 又以 “徒设

在昔心ꎬ 良辰讵可待” 对其不幸遭遇表示惋惜和

同情 ꎮ〔１１〕另如江淹 «潘黄门岳述哀»: “我惭北海

术ꎬ 尔无帝女灵ꎮ” 〔１２〕 刘孝威 «公无渡河»: “衔
石伤寡心ꎬ 崩城掩孀袂ꎮ” 〔１３〕这种文学构思到了梁

代范云 «望织女诗» 那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盈盈一水边ꎬ 夜夜空自怜ꎮ 不辞精卫苦ꎬ
河流未可填ꎮ

寸情百重结ꎬ 一心万处悬ꎮ 愿作双青鸟ꎬ
共舒明镜前ꎮ〔１４〕

诗人以银河为纽带ꎬ 描绘了两组重心形象ꎬ
一是面对宽阔河水ꎬ 心思对面的牛郎而又一筹莫

展的织女ꎬ 一是辛勤填河又劳而无功的精卫ꎮ 有

意思的是ꎬ 作者把精卫填海的地点改为填河ꎬ 并

且让精卫的 “河流未可填” 成为织女 “夜夜空自

怜” 的原因ꎮ 作者就通过文学的虚构和夸张ꎬ 把

织女和精卫两个著名神话传说故事编织在一起ꎬ
让两个悲凄故事两相叠加ꎬ 使二者的悲凄色彩相

得益彰ꎬ 具有了连环效应ꎮ 这样ꎬ 一个古老的神

话故事种子就被播种在新的文学土壤上ꎬ 开始绽

露新的文学色彩ꎮ
一种是以文学手法对精卫神话原型进行补充

演绎ꎬ 完成其从神话到文学的移位过程:
　 　 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ꎬ 化为精卫ꎬ 其鸣

自呼ꎮ 每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ꎬ 怨溺死故也ꎮ
海畔俗说: 精卫无雄ꎬ 耦海燕而生ꎬ 生雌状

如精卫ꎬ 生雄状如海燕ꎮ 今东海畔精卫誓水

处犹存ꎬ 溺于此川ꎬ 誓不饮其水ꎮ 一名誓鸟ꎬ
一名死禽ꎬ 又名志鸟ꎬ 俗呼为帝女雀ꎮ ( «述

异记») 〔１５〕

“海畔俗说” 句之前为精卫神话的原始内容ꎬ
之后为 «述异记» 新增ꎮ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新增

内容意义不大ꎮ② 这应该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审

视神话的重心放在神话原型方面的缘故ꎮ 从神话

移位的角度看ꎬ «述异记» 的作者将这个古老的

神话原型嫁接出两个新的枝杈: 一是演绎出精卫

的繁衍问题ꎬ 二是补充增加了几个精卫的异名ꎮ
两方面内容均具有文学移位再生的意义ꎮ

首先ꎬ «述异记» 的作者把故事发生和流传

地放在 “海畔”ꎬ 一方面与精卫神话原型的发生

地 “东海” 取得了衔接ꎬ 同时又顺势引出精卫的

配偶和繁衍故事ꎮ 精卫配偶和繁衍情节的增加ꎬ
不但丰富了精卫故事的规模和含量ꎬ 而且也对精

卫故事的冤魂主题做出较大调整ꎮ
由于 «山海经» 有关精卫神话原文简略ꎬ 后

人对精卫神话冤魂内涵解读主要集中在自然和历

史两个方面ꎬ 而对其含婚耦在内的社会性内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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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后汉书» 卷十 «皇后纪»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７ 年ꎮ
袁珂 «神话选译百题精卫填海»: “精卫填海神话给人印象很深ꎬ 到六朝时代还有这些奇闻异说流传ꎮ 当然ꎬ
这已经是神话演变的末流ꎬ 意义不大了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０ 年ꎬ ７３ 页ꎮ



读较少ꎮ 近年开始有学者从婚耦角度解读精卫神

话ꎬ 认为 “精卫填海” 是部族婚姻历史事实的产

物ꎬ 是炎帝部落集团与少昊部落集团在帝俊时代

王子婚姻的真实反映ꎮ① 这样解读能否成立姑且

不论ꎬ 它却能启发人们从婚耦角度思考精卫故事

的演绎路径ꎮ «述异记»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来铺

衍精卫故事的情节内涵的ꎮ “精卫无雄ꎬ 耦海燕

而生”ꎮ 为炎帝之女寻找配偶ꎬ 显然是受到汉代

以后在政府引导下早婚风气的影响ꎮ② 而将精卫

的配偶选为海燕ꎬ 一方面与炎帝家族的鸟氏族群

有关ꎬ 同时也与人们将海燕鸥类在太行山衔树枝

石子筑巢之举理解为鸟类生殖行为ꎬ 进而联系过

渡到配偶行为有关ꎮ③ 缺乏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

神话原型ꎬ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ꎬ 人类结合自己

的社会生活经历ꎬ 发挥想象和文采ꎬ 用文学手段

补充演绎神话原型的简陋ꎬ 正是神话文学移位过

程的真实面貌ꎮ
其次ꎬ 与 «山海经» 所记原型记录相比ꎬ

«述异记» 又给精卫增添了 “誓鸟” “死禽” “志
鸟” “帝女雀” 等四个名字ꎮ 这应该也在袁珂先

生所谓 “奇闻异说” 之列ꎮ 但如果我们从中国小

说文体生成和演变角度来考察 «述异记» 及其所

属六朝志怪小说从历史到文学的属性嬗变过程④ꎬ
就不难判定这部志怪小说对于精卫神话冤魂主题

演变所做出的文学移位贡献ꎮ
任昉 «述异记» 一书ꎬ «隋书经籍志» 与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未载ꎬ
«崇文总目» 列入小说家类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与

«述异记» 同类、 同时代的志怪小说ꎬ 如 «搜神

记» «幽明录» 等ꎬ 在 «隋书经籍志» 和 «旧
唐书经籍志» 中列入史部杂传类ꎬ 直到 «新唐

书艺文志» 才被列入小说家类ꎮ 那么ꎬ 有理由

这样逆推: 任昉 «述异记» 倘若进入 «隋志»
«旧唐志»ꎬ 应该与 «搜神记» «幽明录» 同列史

部杂传类ꎮ 而在唐代刘知己这类正统史学家看来ꎬ
从史学角度看ꎬ 史部著作从据实而作的严肃路数

到魏晋以后堕落到 “凭虚” 而作的倒退之路ꎮ 然

而换一个角度ꎬ 从小说文体的形成发展来看ꎬ 被

史学家指责为 “凭虚” “异辞” 的史学异端ꎬ 恰

恰是促成小说文体从朦胧走向自觉ꎬ 从粗陈梗概

走向细致描写的催生素ꎮ⑤ 那么ꎬ «述异记» 为精

卫添加四个名字之举ꎬ 显然是这股史书 “凭虚”
“异辞” 潮流中的细流之一ꎮ 虽然它对史学的正

轨有所偏离ꎬ 但却增进了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文

学性ꎮ 四个名字各有意象所指: “誓鸟” 和 “志
鸟” 二者意象相似ꎬ 强调精卫蒙受悲冤复仇意志

和决心ꎻ “死禽” 意在渲染精卫冤死的悲壮气氛ꎻ
“帝女雀” 则从精卫身份的角度刻写其帝女身份

与其不幸遭遇之间的巨大反差ꎬ 为其冤魂主题铺

垫了厚实基础ꎮ 因此ꎬ 从精卫故事的文学移位角

度看ꎬ 这些所谓 “奇闻异辞” 并非没有意义的末

流ꎬ 而是神话走向小说文学的重要进步ꎮ
一种是以文学手法否定嘲笑精卫填海之举ꎮ

与前两种文学描写不同ꎬ 六朝时期部分文人诗文

中出现了嘲讽否定精卫填海之举的内容ꎮ 比如梁

代僧祐说:
　 　 夫鶡旦鸣夜ꎬ 不翻白日之光ꎻ 精卫衔石ꎬ
无损沧海之势ꎮ 然以暗乱明ꎬ 以小罔大ꎬ 虽

莫动毫发ꎬ 而有尘视听ꎮ〔１６〕

作者一反前人对精卫壮举的膜拜态度ꎬ 其鄙

薄之情ꎬ 见诸字里行间ꎮ 精卫在这里与 “鶡旦鸣

夜” 并举ꎬ 成为 “以暗乱明ꎬ 以小罔大” 的符

号ꎮ 作者实际是用来指代那些与佛教教义相悖的

异端ꎮ 精卫的英雄气概已经荡然无存ꎬ 相反倒变

成了自不量力的小丑形象ꎮ 如果说僧祐否定精卫

是宗教宣扬教义的需要的话ꎬ 那么到了北周时期ꎬ
以庾信为代表的文学家则把否定揶揄精卫作为评

骘历史的借喻ꎮ 这位北周文学大家对中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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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范正生 « “精卫填海” 神话考释»ꎬ «泰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期ꎮ
汉代王室与民间普遍盛行早婚风气ꎮ 男子初婚年龄一般从十四岁至十八岁ꎮ 女子一般在十三岁到十六七岁ꎮ 如汉

顺帝初婚年龄是十四岁ꎬ 其后梁氏是十三岁ꎮ 一些皇族基本属于童婚ꎮ 汉昭帝、 平帝、 霍氏、 王氏的婚龄皆在十

岁以下ꎮ 民间亦有记载云: 暴室啬夫许广汉女许平君出嫁时十四五岁ꎬ 而其丈夫刘恂时年十六岁ꎮ 更有甚者ꎬ 汉

惠帝六年诏令: “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ꎬ 五算ꎮ” (见 «汉书惠帝纪») 这就意味着ꎬ 女子超过十五岁不出嫁ꎬ
要交五倍的人头税ꎮ
参见郭郛 «山海经注证» 第三章 «北山经»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按 «述异记» 旧题梁任昉作ꎬ 因唐前书目未载ꎬ 今本有任昉身后事窜入ꎬ 从四库馆臣起学界陆续有人提出为后

人伪作ꎮ 今人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 对其逐一反驳ꎬ 坚持认为为任昉所

作ꎬ 今从其说ꎮ
参见宁稼雨 «论史书的 “凭虚” 流向对六朝小说生成的刺激作用»ꎬ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９ 年 ３ 期ꎮ



以对抗自然而著称的精卫和愚公这两位神话传说

形象颇不以为然ꎬ 他在 «哀江南赋» 中用 “岂冤

禽之能塞海ꎬ 非愚叟之可移山” 指代梁元帝以荆

州小国ꎬ 构衅兄弟ꎬ 结怨强邻ꎬ 如同精卫欲填海、
愚公欲移山那样不自量力ꎮ 精卫填海的负面评价

意象十分明显了ꎮ 更有甚者:

① 参见黑格尔 «美学» 第二卷 «理想民展为各种特殊类型的艺术美»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２ 年ꎮ
② 参见宁稼雨 «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ꎬ «南开学报» １９９４ 年 ３ 期ꎮ

　 　 盖闻北邙之高ꎬ 魏君不能削ꎻ 谷洛之斗ꎬ
周王不能改ꎮ 是以愚公何德ꎬ 遂荷锸而移山?
精卫何禽ꎬ 欲衔石而塞海? ( «拟连珠» 四十

四首) 〔１７〕

前面两个典故从正反两面说明不可擅动自然

山水原状ꎮ 前者魏君不削北邙为正面事例ꎬ 事见

«三国志»: “明帝即位ꎬ 帝又欲平北芒ꎬ 令

于其上作台观ꎬ 则见孟津ꎮ 毗谏曰: ‘天地之性ꎬ
高高下下ꎬ 今而反之ꎬ 既非其理ꎻ 加以损费人功ꎬ
民不堪役ꎮ 且若九河盈溢ꎬ 洪水为害ꎬ 而丘陵皆

夷ꎬ 将何以御之?’ 帝乃止ꎮ” 〔１８〕“谷洛之斗” 为

反面事例ꎬ 事见 «国语»: “灵王二十二年ꎬ 谷、
洛斗ꎬ 将毁王宫ꎮ 王欲壅之ꎬ 太子晋谏曰:’ 不

可ꎮ 晋闻古之长民者ꎬ 不堕山ꎬ 不崇薮ꎬ 不防川ꎬ
不窦泽’ꎮ 王卒壅之ꎮ 及景王多宠人ꎬ 乱于

是乎始生ꎮ 景王崩ꎬ 王室大乱ꎮ 及定王ꎬ 王室遂

卑ꎮ” 〔１９〕

因为有了正反两方面的铺垫ꎬ 接下来作者就

水到渠成地对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价值意义提

出质疑: “愚公何德ꎬ 遂荷锸而移山? 精卫何禽ꎬ
欲衔石而塞海?”

从文学的层面看ꎬ 庾信这篇骈文的艺术手法

已经相当成熟ꎮ 用典、 铺垫ꎬ 对偶ꎬ 可谓信手拈

来ꎬ 如同行云流水ꎮ 但是与前面两种从补充演绎

和同情赞美精卫悲冤遭遇的态度不同ꎬ 庾信的文

学移位创造不是为了彰显精卫填海行为的正面价

值ꎬ 而是要从反面否定其正能量作用ꎮ 其中的原

因和特质是值得挖掘和深思的ꎮ
首先ꎬ 作者用来作为铺垫的两个典故ꎬ 一个

发生在周灵王时代ꎬ 一个是魏明帝时ꎬ 均为文明

时代ꎮ 这与作者下面所要否定的愚公和精卫完全

是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认知ꎮ 庾信打算通

过文明时代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去颠覆神话传说时

代敢于向人类尚未知晓的宇宙自然挑战的英雄精

神ꎮ 这说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ꎬ 各种新生的宇宙

观念和社会观念成为影响限制人们认识宇宙自然

问题的掣肘要素ꎮ 比如ꎬ 明代胡应麟对此感言:

“谷洛之斗ꎬ 王欲壅之ꎮ 太子晋之谏ꎬ 可谓切深ꎬ
而王卒弗能用也ꎬ 终其身政事可见ꎮ 惟聘后致命

于齐而已ꎬ 神圣服享ꎬ 果何在哉?” 〔２０〕这显然是

从天命观角度解释这一事件ꎮ 清人胡承诺则从五

行说角度解释此事: “土有常尊ꎬ 王室之象ꎬ 春

秋谷洛之鬬ꎬ 将毁王宫ꎬ 王灵不振ꎬ 土不自固ꎬ
当克而反败也ꎮ” 〔２１〕这种从自身所理解认知的宇

宙社会观念角度去审读判断精卫神话的悲冤精神ꎬ
不仅没有化解淡化其悲冤厚度ꎬ 相反倒是以其较

为成熟的文学手法将精卫神话的冤魂主题浓度愈

发加重了ꎮ
其次ꎬ 从神话及其相关的神话奇幻思维的走

向轨迹来看ꎬ 从动物野性走向社会人性ꎬ 从感性

走向理性ꎬ 从具象走向抽象也是其必然归宿ꎮ 黑

格尔在谈到象征型艺术向古典型艺术转变时ꎬ 提

到这种转变的要点在于动物性因素的减少ꎬ 新神

对旧神的胜利ꎬ 以及精神现象的增长ꎮ①当代学者

王仲陵提出神话思维所处的坐标系: “一方面人

类的社会组织已萌生并正在发展ꎬ 另一方面人类

的抽象力亦在抬头ꎮ 前者是社会因素ꎬ 后者是精

神因素ꎬ 神话思维正是社会———精神因素向前的

发展中滋育生长的ꎮ 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ꎬ
决定了神话思维的发展有着二个走向: 一是动物

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由盛而衰ꎬ 二是非实体的概括

性因素亦即意义成分的上升ꎮ” 〔２２〕笔者同意这一

观点ꎬ 并且还以为ꎬ 人性对动物性的取代和抽象

力对具体力的取代ꎬ 这不仅是神话思维自身的走

向ꎬ 也是文明社会以后人们自觉运用奇幻思维的

走向ꎮ②

把庾信的这些文字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上来审

视观察ꎬ 就会很清楚地看到ꎬ 庾信对于精卫填海

神话价值认定的颠覆性认知ꎬ 是进入文明社会之

后ꎬ 天人学说和天命观念作用下ꎬ 人们对精卫神

话中英雄精神的评价ꎬ 从正面的褒扬赞美转而为

不屑和鄙夷ꎮ 然而ꎬ 由于庾信所在南北朝时期文

学自觉和独立局面的形成ꎬ 文学表现力大大加强ꎬ
所以庾信这种对精卫评价的文学移位在使精卫冤

魂主题强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ꎮ

三、 唐宋时期精卫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强化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舞台主角从秦汉时期帝

王舞台转向文人士大夫的繁盛时段ꎮ 文学作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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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要载体ꎬ 在张扬士人文化精神方面发挥了

主力军的作用ꎮ 在此背景笼罩下ꎬ 尽管精卫冤魂

主题从文学移位的内容走向看ꎬ 基本上还是在沿

袭秦汉六朝时期三个主题意象ꎬ 但明显彰显出士

人文化精神的底色ꎬ 并且以浓烈的文学色彩ꎬ 为

精卫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抹上重重浓彩ꎮ

① 参见许结 «说 ‹浑天› 谈 ‹海潮› ———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ꎬ «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９９ 年 １ 期ꎮ

文学需要积累ꎮ 从先秦神话传说到六朝志怪ꎬ
涌现出大量怪异故事ꎬ 蔚为大观ꎬ 为唐人信手拈

来ꎬ 纵横文思ꎬ 提供了雄厚基础ꎮ 唐人已经清楚

地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怪异题材故事素材积累之

广泛ꎮ 戴孚说:
　 　 大钧播气ꎬ 不滞一方: 梼杌为黄熊ꎬ 彭

生为大豕ꎻ 苌宏为碧ꎬ 舒女为泉ꎻ 牛哀为虎ꎬ
黄母为鼋ꎻ 君子为猿鹄ꎬ 小人为虫沙ꎻ 武都

女子化为男ꎬ 成都男子化为女ꎻ 周娥殉墓十

载却活ꎬ 嬴谍暴市六日而苏ꎻ 蜀帝之魂曰杜

鹃ꎬ 炎 帝 之 女 曰 精 卫: 洪 荒 窈 窕ꎬ 莫 可

纪极ꎮ〔２３〕

在此背景下ꎬ 精卫故事成为唐代文人诗文和

各种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题材ꎬ 精卫冤魂主题的文

学移位也较此前有了较大提升和跨越ꎮ
首先ꎬ 在以文学手法同情精卫不幸遭遇方面ꎬ

唐宋文人堪称发扬光大ꎬ 后来居上ꎮ 如果说精卫

不幸遭遇这颗文学种子在秦汉时期得以破土而出ꎬ
成为一棵小苗的话ꎬ 那么这棵小树在唐宋时期则

顺势健康成长ꎬ 枝繁叶茂ꎮ 初唐四杰之杨炯 «浑
天赋» 堪称其代表ꎮ 作者利用自己弘文馆学士身

处 “灵台”ꎬ 稔熟 “浑仪” 之象之便利ꎬ 辨析

“浑” “盖” 之说ꎮ 但其深层命意却是借 “天象”
言 “天命”ꎬ 抒发自己身为弘农杨氏之后不得志

之抑郁ꎮ 而精卫填海溺水的不幸遭遇成为杨炯抒

发此情之有效文学意象: “女何冤兮化精卫? 帝

何耻兮为杜鹃?” 〔２４〕该赋的文学亮点在于ꎬ 以赋这

种纯粹的文学美文形式进行科技学术论证ꎬ 并且

融入作者的人生际遇感慨ꎬ 可谓情文俱佳ꎮ 而精

卫冤魂主题为此起到重要点睛作用ꎮ① 又如岑参

«精卫» 诗:
　 　 负剑出北门ꎬ 乘桴适东溟ꎮ

一鸟海上飞ꎬ 云是帝女灵ꎮ
玉颜溺水死ꎬ 精卫空为名ꎮ
怨积徒有志ꎬ 力微竟不成ꎮ
西山木石尽ꎬ 巨壑何时平ꎮ〔２５〕

作者借精卫填海不果ꎬ 溺水而死的不幸遭遇ꎬ
喻指边塞壮士的壮志难酬ꎮ 精卫的冤魂主题与现

实边塞题材取得了内在贯通ꎬ 如种子遇到适合生

长的土壤ꎬ 旺盛茁壮ꎮ
«公无渡河» (又作 «箜篌引») 是从汉代蔡

邕 «琴操» 开始诗人们关注较多的题材ꎬ 荀勖

«太乐歌词»、 孔衍 «琴操»、 刘孝威 «公无渡

河» 中均有记载ꎮ 唐代开始李白、 李贺、 王建、
温庭筠、 王睿等人都有此题篇什存世ꎮ 其中有两

位在 «公无渡河» 中植入了精卫冤魂主题元素ꎮ
先是梁代刘孝威写下 “衔石伤寡心ꎬ 崩城掩孀

袂” 句ꎬ 用精卫衔石溺水不幸喻指描写 «公无渡

河» 男主人公子高落水ꎬ 其妻丽玉伤心欲绝之

状ꎮ 唐代王睿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ꎬ 使用精卫

冤魂主题元素进一步渲染 «公无渡河» 的悲伤气

氛和丽玉的一往情深:
　 　 浊波洋洋兮凝晓雾ꎬ 公无渡河兮公苦渡ꎮ

风号水激兮呼不闻ꎬ 提壶看入兮中流去ꎮ
浪摆衣裳兮随步没ꎬ 沉尸深入兮蛟螭窟ꎮ
蛟螭尽醉兮君血干ꎬ 推出黄沙兮泛君骨ꎮ
当时君死妾何适ꎬ 遂就波涛合魂魄ꎮ
愿持精卫衔石心ꎬ 穷取河源塞泉脉ꎮ〔２６〕

唐代诸多文学大家均对精卫冤魂题材表现了

特有的关注和共鸣ꎬ 同情渲染精卫悲冤命运成为

唐代很多名家的作品要素:
　 　 偶夫精卫ꎬ 长齐衔石之悲ꎮ (王适 «对

旱令沈巫判») 〔２７〕

精卫 衔 木 而 偿 冤ꎬ 女 尸 化 草 而 成 媚ꎮ
(崔融 «嵩山启母庙碑») 〔２８〕

鸟有偿冤者ꎬ 终年抱寸诚ꎮ 口衔山石细ꎬ
心望海波平ꎮ (韩愈 «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

填海») 〔２９〕

浪作禽填海ꎬ 那将血射天? (杜甫 «寄

岳州贾司马六丈、 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

韵») 〔３０〕

掬土 移 山 望 山 尽ꎬ 投 石 填 海 望 海 满ꎮ
(韦应物 «难言») 〔３１〕

拂波衔木鸟ꎬ 偶宿泣珠人ꎮ (陶翰 «送

金卿归新罗») 〔３２〕

拟填沧海鸟ꎬ 敢竞太阳萤ꎮ (李商隐

«寄太原卢司空») 〔３３〕

一种 有 冤 犹 可 报ꎬ 不 如 衔 石 叠 沧 溟ꎮ
(罗隐 «子规») 〔３４〕

长川罢沷ꎬ 雪精卫之冤心ꎮ (杨凝式

«大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谥武

肃神道碑铭»)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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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精卫ꎬ 空摇衔石之悲ꎮ (佚名 «男

取江水溺死判») 〔３６〕

精卫冤魂故事不仅是庙堂正宗文体诗文盛宴

的必备原料ꎬ 甚至连碑文墓志ꎬ 乃至衙门判词中

都能采用精卫冤魂故事作为遣词润饰的手段ꎮ 流

传搬演ꎬ 盛况可谓空前ꎮ

① 事见 «楚辞天问» 洪兴祖补注引 «淮南子»ꎮ
② 参见瞿蜕园、 朱金城 «李白集校注» 该诗评笺引文ꎮ

在以文学手法补充演绎精卫冤魂主题方面ꎬ
唐人没有步六朝人 (如 «述异记») 后尘ꎬ 在语

词内容方面去增添丰富ꎬ 而是把目光放在文学意

象方面ꎬ 用异彩纷呈的文学意象去丰富和演绎精

卫冤魂主题的文学魅力ꎬ 实现神话的文学移位ꎮ
如顾况 «琴曲歌辞龙宫操»:

　 　 龙宫月明光参差ꎬ 精卫衔石东飞时ꎬ 鲛

人织绡采藕丝ꎮ 翻江倒汉倾吴、 蜀ꎬ 汉女江

妃杳相续ꎬ 龙王宫中水不足ꎮ〔３７〕

史载顾况诗画兼通ꎬ 观此诗可见一斑ꎮ 诗中

精卫衔石与鲛人织绡、 龙宫月明、 吴蜀翻江、 汉

女江妃等等文学形象争奇斗艳ꎬ 好似一幅龙宫大

戏图ꎮ 与 «山海经» 原文乃至 «述异记» 的增补

相比ꎬ 其文学性尺度已经大大增强ꎮ 前文所引岑

参 «精卫» 诗中用精卫填海身死的不幸遭遇喻指

边塞壮士壮志难酬ꎬ 神话文学意象从远古神奇世

界转为现实人生ꎬ 是神话文学移位的实际性贡献ꎮ
唐人笔下的神话移位工作一个普遍规律是ꎬ

作者们深谙先秦汉晋典籍ꎬ 对各种神话传说烂熟

于心ꎬ 故而能融会贯通ꎬ 信手拈来ꎬ 在各种神话

传说的相互联系对比中去施展文学才华ꎬ 让神话

传说的种子再开硕果ꎮ 除前面所列引文外ꎬ 还有

那篇受到武则天大加赞赏的崔融 «嵩山启母庙

碑» 也值得关注ꎮ 启母石即为传说中大禹呼其妻

涂山氏ꎬ 其妻化为石生启处ꎮ①崔融以此为构思背

景ꎬ 纵横驰骋ꎬ 大逞文采ꎬ 把历史神话传说中诸

多经典元素荟萃一堂ꎬ 从穆天子到汉武帝ꎬ 从屈

原到宋玉ꎬ 从冯夷女娲ꎬ 到宓妃麻姑ꎬ 从尧母精

灵ꎬ 到舜妃遗响ꎬ 如同 “大盘小盘落玉珠”ꎬ 令

人眼花缭乱ꎬ 目不暇接ꎬ 全然如文学大花园ꎬ 令

人陶醉ꎮ 如此盛宴ꎬ 作者没有忘记把精卫冤魂主

题镶嵌进这个百花园中:
　 　 美人之虹名螮蝀ꎬ 仙妇之月作蟾蜍ꎬ 精

卫衔木而偿冤ꎬ 女尸化草而成殡 (一作媚)ꎮ
山崩蜀道ꎬ 台候妇而无归ꎻ 石立武昌ꎬ 亭望

夫而不及ꎮ 论乎诞载ꎬ 群下莫尊於帝王ꎻ 语

乎迁易ꎬ 凡百无闻於感致: 美矣哉! 不可得

而称也ꎮ〔３８〕

如此华美文学盛宴ꎬ 作者仍意犹未尽ꎬ 自称

“美矣哉! 不可得而称也”ꎮ 由此可见ꎬ 随着文学

独立局面形成后文学的迅猛发展繁荣局面形成ꎬ
“精卫偿冤” 神话原型中的悲剧元素已经逐渐被

日益爆满的文学意象所冲淡ꎬ 其认知价值逐渐被

审美价值所取代ꎬ 这也许就是神话文学移位的一

条重要规律ꎮ
与秦汉六朝时期因文明进化原因而对精卫填

海神话产生质疑乃至责问的情况不同ꎬ 唐人关注

的焦点似乎不在精卫冤魂故事本身的真实合理或

不满质疑上ꎬ 而是为我所用ꎬ 在不同的作品语言

环境中让精卫冤魂故事产生不同的文学意象ꎬ 进

一步扩大再造和推进神话的文学移位进程ꎮ 这方

面则以李白为代表ꎮ
在唐代文人中ꎬ 李白笔下的精卫冤魂故事数

量最多ꎬ 意象也最为丰富ꎮ 其中 «江夏寄汉阳辅

录事» 一首采用精卫冤魂主题的一般意象:
　 　 谁道此水广ꎬ 狭如一匹练ꎮ 江夏黄鹤楼ꎬ
青山汉阳县ꎮ

大语犹可闻ꎬ 故人难可见ꎮ 君草陈琳檄ꎬ
我书鲁连箭ꎮ

报国有壮心ꎬ 龙颜不回眷ꎮ 西飞精卫鸟ꎬ
东海何由填?

鼓角徒悲鸣ꎬ 楼船习征战ꎮ 抽剑步霜月ꎬ
夜行空庭遍ꎮ

长呼结浮云ꎬ 埋没顾荣扇ꎮ 他日观军容ꎬ
投壶接高宴ꎮ〔３９〕

据詹锳先生考证ꎬ 该诗应作于流寓夜郎归

后ꎮ②诗中借 “西飞精卫鸟ꎬ 东海何由填” 的悲冤

遭遇ꎬ 暗示 “报国有壮心ꎬ 龙颜不回眷” 环境下

的无奈和凄惨ꎮ 精卫冤魂主题被用于壮志难酬的

郁闷ꎮ 而 «大鹏赋» 中的精卫形象ꎬ 却被用于作

为大鹏反面衬托的渺小事物:
　 　 尔其雄姿壮观ꎬ 坱轧河汉ꎮ 上摩苍苍ꎬ
下覆漫漫ꎮ 盘古开天而直视ꎬ 羲和倚日以旁

叹ꎮ 缤纷乎八荒之间ꎬ 掩映乎四海之半ꎮ 当

胸臆之掩画ꎬ 若混茫之未判ꎮ 忽腾覆以回转ꎬ
则霞廓而雾散ꎮ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ꎬ 夸金衣与菊裳? 耻

苍梧之玄凤ꎬ 耀彩质与锦章ꎮ 既服御于灵仙ꎬ
久驯扰于池隍ꎮ 精卫殷勤于衔木ꎬ 鶢鶋悲愁

乎荐觞ꎮ 天鸡警晓于蟠桃ꎬ 踆乌晰耀于太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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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荡而纵适ꎬ 何拘挛而守常? 未若兹鹏之逍

遥ꎬ 无厥类乎比方ꎮ 不矜大而暴猛ꎬ 每顺时

而行藏ꎮ 参玄根以比寿ꎬ 饮元气以充肠ꎮ 戏

旸谷而徘徊ꎬ 冯炎洲而抑扬ꎮ
此二禽已登于寥廓ꎬ 而斥鷃之辈ꎬ

空见笑于藩篱ꎮ〔４０〕

一面是 “雄姿壮观ꎬ 坱轧河汉” 的大鹏ꎬ 一

边是 “空见笑于藩篱” 的 “斥鷃之辈”ꎮ 李白把

秦汉六朝人对精卫填海行为的讽刺揶揄ꎬ 编织到

作为与逍遥大鹏相形见绌的渺小对立面ꎬ 加以嘲

戏否定ꎮ 与此相类ꎬ 在 «寓言三首» (其二) 中ꎬ
精卫的冤魂形象又变为无能小臣的报国无效:

　 　 摇裔双彩凤ꎬ 婉娈三青禽ꎮ 往还瑶台里ꎬ
鸣舞玉山岑ꎮ

以欢秦娥意ꎬ 复得王母心ꎮ 区区精卫鸟ꎬ
衔木空哀吟ꎮ〔４１〕

元人萧士贇谓: “此篇讽刺之诗ꎬ 彩凤青禽

以比佞幸之人ꎮ 琼台玉山以比宫掖ꎮ 秦娥以比公

主ꎮ 王母以比后妃ꎮ 盖以讽刺当时出入宫掖取媚

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ꎮ 精卫衔石木ꎬ 以比小臣怀

区区报国之心ꎬ 尽忠竭力而不见知者ꎬ 其意微而

显矣ꎮ”① 李白笔下精卫冤魂文学意象的变异ꎬ 可

谓异彩纷呈ꎮ
从数量上看ꎬ 宋代文人笔下写精卫冤魂意象

者不少ꎮ 如胡宿以借精卫冤魂故事评骘南齐王蕣

华失势降位故实ꎮ② 刘弇将精卫冤魂故事与杜鹃

泣血故事并用ꎬ 渲染忧思之情ꎮ③ 张鎡用精卫含

冤故事解释所见怪鱼现象等④ꎬ 可谓五花八门ꎮ
与唐代相比ꎬ 宋代文人笔下的精卫冤魂主题

一方面显示出与唐代的衔接ꎬ 一方面又表现出自

己比较鲜明的特色ꎮ 所谓与唐代的衔接就是指在

用文学手法同情渲染精卫悲冤遭遇ꎬ 丰富文学意

象方面ꎮ 如王安石 «精卫»:
　 　 帝子衔冤久未平ꎬ 区区微意欲何成ꎮ 情

知木石无云补ꎬ 待见桑田几变更ꎮ〔４２〕

作者借精卫衔冤未平遭遇暗示自己变法遭遇

挫折ꎬ 并用精卫明知木石无补却待见桑田变更表

达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决心ꎮ 精卫冤魂

主题意象被用作政治家的政治抒怀ꎮ 类似情况还

有刘克庄 «精卫衔石填海»:
　 　 精卫衔冤切ꎬ 轻生志可怜ꎮ 只愁石易尽ꎬ
不道海难填ꎮ

幻化存遗魄ꎬ 飞鸣累一拳ꎮ 终朝被芥子ꎬ
何日变桑田ꎮ

鹃怨啼成血ꎬ 鸱沉怒拍天ꎮ 君看尝胆者ꎬ
终有沼吴年ꎮ〔４３〕

作者在以文学手法同情渲染精卫悲冤遭遇的

基础上ꎬ 又嫁接进入杜鹃泣血、 伍子胥悲壮元素ꎮ
但作者没有完全陷入对三者的同情描写中ꎬ 而是

在结尾笔锋突转ꎬ 用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典故昭示:
悲冤、 屈辱和忍耐ꎬ 应该是大功告成的准备和前

奏ꎮ 这不但丰富了精卫故事冤魂主题意象ꎬ 而且

也把该主题意象引向积极健康的阅读接受中ꎬ 具

有建设性作用ꎮ 从以上两例来看ꎬ 宋人对于精卫

冤魂主题意象的文学移位思考ꎬ 似乎更加深入和

深刻ꎮ
宋人使用精卫冤魂故事为典故表现出宋代鲜

明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于精卫填海故

事的评价ꎬ 在秦汉六朝的基础上具有更高的关注

度和多样化ꎮ 否定批评意见和反驳肯定意见针锋

相对ꎬ 各抒己见ꎮ 承袭秦汉六朝人否定揶揄精卫

填海行为的看法再度出现ꎬ 其中以秦观为代表:
　 　 背自然以司凿兮ꎬ 固神禹之所恶ꎮ
世苟近以昧远兮ꎬ 或不改其此度ꎮ 螳螂怒臂

以当车兮ꎬ 精卫衔石而填海ꎮ 憯梁人之不思

兮ꎬ 卒取非于异代ꎮ ( «浮山堰赋») 〔４４〕

该赋作于天监十三年 (５１４)ꎬ 梁武帝用魏降

人王足计ꎬ 欲以淮水灌寿阳ꎬ 督卒二十万ꎬ 作浮

山堰于钟离ꎬ 堰坏ꎬ 水之怪妖蔽流而下ꎬ 死者数

十万人ꎬ 遂有感而作ꎮ 从赋的内容看ꎬ 作者是因

不满梁武帝违反自然规律ꎬ 为军事作战构筑浮山

堰ꎬ 伤及大量无辜ꎮ 其反战民本思想非常健康ꎮ
作者用 “螳螂怒臂以当车兮ꎬ 精卫衔石而填海”
形容梁武帝修筑浮山堰的自不量力ꎬ 其对精卫衔

石填海之举的蔑视鄙薄ꎬ 溢于言表ꎮ 在 «春日杂

兴十首» (其十) 中ꎬ 秦观又以 “螳螂拒飞辙ꎬ
精卫填溟涨ꎮ 咄咄徒尔为ꎬ 东海固无恙” 的诗句

表达了同样的意象ꎬ 说明在秦观心目中ꎬ 精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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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瞿蜕园、 朱金城 «李白集校注» 该诗评笺引文ꎮ
胡宿 «咏蝉» 谓: “莫道齐姬无伴侣ꎬ 海边精卫亦冤禽ꎮ” 参见 «南齐书» 卷二十 «皇后列传»ꎬ 北京: 中华书

局ꎬ １９９７ 年缩印本ꎮ
刘弇 «伤友人潘镇之失意七十韵» 谓: “写恨凭精卫ꎬ 声冤付子规ꎮ 彼苍不可问ꎬ 徒积故人思ꎮ”
张鎡 «石首春鱼梅鱼三物形状如一而大小不同尔因赋长篇» 谓 “头中有物从何得ꎬ 精卫含冤口抛石ꎬ 此鱼腹小

不容舟ꎬ 只把石吞那患迮ꎮ”



一个定型的负面形象———几乎成为 “螳臂挡车”
“自不量力” 的代名词ꎮ 类似声音还有王迈 «解
嘲十首» (之一) 和刘攽 «次韵和秘书省林舍人

校书寓兴五首» (之四)ꎮ①

另一方面ꎬ 从正面维护精卫填海之举ꎬ 批驳

否定精卫形象的声音从唐代开始愈演愈烈ꎬ 韩愈

首当其冲ꎬ 从正面批驳否定精卫举止的言论:
　 　 鸟有偿冤者ꎬ 终年抱寸诚ꎮ 口衔山石细ꎬ
心望海波平ꎮ 渺渺功难见ꎬ 区区命已轻ꎮ 人

皆讥造次ꎬ 我独赏专精ꎮ 岂计休无日ꎬ 惟应

尽此生ꎮ 何惭刺客传ꎬ 不着报仇名ꎮ ( «学诸

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 〔４５〕

精卫故事本为神话传说ꎬ 无从证实ꎬ 所以后

人从这个角度肯定韩愈避实就虚的立意角度ꎮ 朱

彝尊谓此诗: “不拘拘贴事ꎬ 只以空语挑意ꎬ 最

有味ꎮ” 程学恂云: “然是写意ꎬ 不与工帖括

者相较胜也ꎮ”② 而这恰恰就是文学意象的构想路

径ꎮ 这给了宋人以很大的启发ꎬ 很多人在此基础

上继续发挥ꎬ 到宋代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声音ꎮ
谢枋得曾说: “愚公移山ꎬ 精卫填海ꎮ 取讪笑于

腐儒俗吏ꎮ” 说明把否定精卫举动的言论视为

“腐儒俗吏” 是不少人的共识ꎮ 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胡仲弓 «精卫»:
　 　 子房铸铁报韩仇ꎬ 智者反为豪侠误ꎮ 倾

秦岂在博浪沙ꎬ 继世自闻嬴业仆ꎮ 吁嗟精卫

亦偿冤ꎬ 一旦奋飞身不顾ꎮ 衔石填海抑何愚?
岂在朝朝与暮暮ꎮ 精卫精卫汝不知ꎬ 沧海终

有陵谷时ꎮ〔４６〕

一句 “抑何愚” 已然清晰表达了鲜明的态度

和观点ꎮ 而 “沧海终有陵谷时” 则又明确为 “抑
何愚” 做出逻辑上的贯通ꎬ 使得 “精卫填海愚

说” 岌岌可危ꎮ
北宋宣和年间ꎬ 邓肃因写诗批评朝中借 “花

石纲” 图谋发迹之徒被黜ꎬ 愤而写下 «南归醉题

家圃二首»ꎬ 其一云:
　 　 填海我如精卫ꎬ 当车人笑螳螂ꎮ 六合群

黎有补ꎬ 一身万段何妨ꎮ〔４７〕

明知精卫被嗤笑为 “螳臂挡车”ꎬ 但仍以为

自嘲ꎬ 表现出坚强信念和疾恶如仇的政治态度ꎮ

“螳臂挡车” 也被置换为坚定积极的人格意象ꎮ
又如刘过 «呈陈总领五首» (其四):

　 　 商渠驰河河可凭ꎬ 精卫填海海可平ꎮ 物

情大忌不量力ꎬ 立志亦复加专精ꎮ〔４８〕

在刘过这里ꎬ 前人对精卫填海所谓 “不量

力” 变成了 “立志专精” 的符号ꎮ 文学意象的颠

覆ꎬ 反映出理学背景下宋人注重 “理趣” 思考的

时代风气ꎮ
宋人使用精卫冤魂主题另外一个鲜明特色是

把精卫冤魂主题与宋金以来各种民族矛盾中张扬

的民族精神相结合ꎮ 元好问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

狩后即事五首» 其二:
　 　 惨淡龙蛇日斗争ꎬ 干戈真欲尽生灵ꎮ 高

原水出山河改ꎬ 战地风来草木腥ꎮ 精卫有冤

填瀚海ꎬ 包胥无泪哭秦廷ꎮ 并州豪杰今谁在?
莫拟分军下井陉ꎮ〔４９〕

本诗为元好问纪乱诗名篇之一ꎮ 作者把精卫

填海和申包胥哭秦廷两个典故并举ꎬ 将其带入蒙

古军围攻汴京的战乱氛围中ꎮ 其苍凉悲壮的气氛

和报国无力的遗恨ꎬ 跃然纸上ꎮ 精卫冤魂意象与

战乱民族精神实现了成功对接ꎮ 在 «游承天镇悬

泉» 一诗中ꎬ 元好问又用 “子胥鼓浪怒未泄ꎬ 精

卫衔薪心独苦” 将伍子胥与精卫并举ꎬ 进一步强

化这一文学意象ꎮ③ 而文天祥则直接用精卫的冤

魂形象自况:
　 　 赤舄登黄道ꎬ 朱旗上紫垣ꎮ 有心扶日月ꎬ
无力报乾坤ꎮ 往事飞鸿渺ꎬ 新愁落照昏ꎮ 千

年沧海上ꎬ 精卫是吾魂ꎮ ( «自述») 〔５０〕

文天祥的民族精神彪炳人寰ꎬ 震撼人心ꎮ 受

其影响ꎬ 林景熙又以系列化的精卫冤魂意象强化

其民族精神色向:
　 　 垂垂大厦颠ꎬ 一木支无力ꎮ 精卫悲沧溟ꎬ
铜驼化荆棘ꎮ ( «杂咏十首酬汪镇卿» 其

九) 〔５１〕

该诗 写 于 作 者 入 元 之 后 至 元 二 十 六 年

(１２８９)ꎬ 这一年谢枋得在燕京绝食而死ꎬ 林景熙

深受触动ꎬ 写下 «杂咏十首酬汪镇卿»ꎬ 其中第

十首系歌颂谢枋得悲壮而死ꎬ 这首第九则为赞颂

文天祥ꎮ 诗中以 “垂垂大厦颠” 隐喻南宋王朝的

９５１

①

②

③

王迈 «解嘲十首» 之一: “填海谁怜精卫苦ꎬ 移山可笑此翁愚ꎮ”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 第五十七

册 «王迈卷»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３５７８０ 页ꎮ 刘攽 «次韵和秘书省林舍人校书寓兴五首» 其

五: “劳生精卫填东海ꎬ 多事愚公移北山ꎮ”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 第十一册 «刘攽卷»ꎬ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７２５８ 页ꎮ
二语均见钱仲联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卷七该诗 “集说”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ꎬ ７７１ 页ꎮ
薛瑞兆、 郭明志 «全金诗» 卷卷一百一十七 «元好问诗»ꎬ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７４ 页ꎮ



气息奄奄ꎬ 并以 “一木支无力” 和 “精卫悲沧

溟” 隐喻在此环境背景下文天祥的力单势薄ꎬ 无

力回天ꎬ 只能壮怀激烈ꎮ 精卫冤魂主题意象的民

族精神得到极大强化ꎮ 在 «故国子正郑公 (朴

翁) 墓志铭» 一文中ꎬ 林景熙不仅以 “故国” 表

达对宋王朝的忠贞ꎬ 而且还写到:

① 潘德舆 «养一斋诗话» 卷六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０ 年朱德慈辑校本ꎬ ９２ － ９３ 页ꎮ

　 　 公学圣贤之学ꎬ 名其斋曰初心ꎮ 沈

毅直方ꎬ 自许致泽ꎬ 至于志不获遂ꎬ 犹以言

语文字扶植纲堂ꎬ 精卫填海ꎬ 凭霄衔土ꎬ 其

重可悲也ꎮ〔５２〕

作者将墓志主人公在宋王朝覆亡之后仍然

“以言语文字扶植纲常” 之举视为 “精卫填海ꎬ
凭霄衔土”ꎬ 其用心可谓良苦ꎮ 而且将其此举与

宋末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发掘宋帝陵寝ꎬ 宋遗民唐

珏收藏掩埋宋帝尸骨事相联系对比ꎮ 可见林景熙

心中的精卫衔土意象是也是他本人冒死拾埋宋帝

尸骨重要人生经历的重要精神动力ꎮ 而年仅十八

岁的女子韩希孟在被元兵俘虏押解途中自缢身亡ꎬ
留下自比精卫含冤遭遇的 «练裙带诗» 有云:
“借此清江水ꎬ 葬我全首领ꎮ 皇天如有知ꎬ 定作

血面请ꎮ 愿魂化精卫ꎬ 填海使成岭ꎮ” 其感人之

深ꎬ 堪称惊天地ꎬ 泣鬼神! 她把精卫冤魂文学意

象的民族元素升华定型ꎬ 并且在后代产生极大的

影响和共鸣ꎮ

四、 元明清时期精卫冤魂主题的

分化与雅俗分流

　 　 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历史发生很多变化ꎬ 这

些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轨迹ꎬ 而

且也对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发展轨迹产

生重要制约作用ꎮ 一方面ꎬ 封建专制制度经过一

千多年的运行ꎬ 虽然江河日下ꎬ 但其统治机制却

愈发完善成熟ꎮ 元明清三代政治高压之严酷ꎬ 超

越历代ꎮ 另一方面ꎬ 元明清三代中有两个非汉族

政权ꎮ 这对于 ２０００ 多年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ꎬ
心理上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重创ꎮ 这两方面形成的

文化潮流对于文艺心理和审美取向的重要影响就

是阳刚豪放取向的淡化和萎缩ꎬ 感伤和婉约取向

的滋长ꎮ 受到这个潮流影响ꎬ 精卫神话两大主题

中ꎬ 英雄主题从宋代开始呈消歇态势ꎬ 而冤魂主

题则相反出现沉积和强化的态势ꎮ 与此同时ꎬ 元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舞台一个重要变化是唐宋时期

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民文化ꎮ

这个文化强弱态势的消长使得元明清时期的精卫

冤魂主题文学移位出现雅俗分流的局面ꎮ 这些在

元明清三代的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中得

到了充分证明ꎮ
宋末元初社会动荡给文人心态造成严重撞击ꎬ

其间文人心态有明显的衔接痕迹ꎮ 用精卫的冤魂

主题意象来诉说内心的伤感和无奈是很多文人的

文学表白ꎮ 元初张昱 «感事» 有一定代表性:
　 　 雨过湖楼作晚寒ꎬ 此心时暂酒边宽ꎮ 杞

人惟恐青天坠ꎬ 精卫难期碧海干ꎮ 鸿雁信从

天上过ꎬ 山河影在月中看ꎮ 洛阳桥上闻鹃处ꎬ
谁识当时独倚阑?〔５３〕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 (１３５６)ꎬ 江浙行省左丞

相杨完者从张士诚手中夺得杭州ꎬ 聘张昱入幕ꎬ
官右司员外郎ꎮ 十八年 (１３５８)ꎬ 张士诚重陷杭

州ꎬ 杨完者被杀ꎬ 张昱从此不仕ꎬ 流寓城中ꎮ 如

此时局让作者充满惊惧和无奈ꎬ 以 “精卫难期”
表达内心忧虑ꎬ 是真实感受ꎮ 清人潘德舆云:
“元末群盗纵横ꎬ 时事不堪言矣ꎮ 诗家慷慨陈词ꎬ
多衰飒无馀地ꎮ 独爱张光弼 «感事» 一律云
悲凄婉笃ꎬ 寻讽不厌ꎮ”① 堪称知音ꎮ 又如刘因

«海南鸟»:
　 　 越鸟群飞朔漠滨ꎬ 气机千古见真纯ꎮ 纥

干风景今如此ꎬ 故国园林亦暮春ꎮ 精卫有情

衔太华ꎬ 杜鹃无血到天津ꎮ 声声觧堕金铜泪ꎬ
未信呉儿是木人ꎮ〔５４〕

据 «元史刘因传»ꎬ 刘因于金贞祐中避乱

南徙ꎮ 作者在诗中自拟为来自朔漠越鸟ꎬ 以精卫

衔土和杜鹃泣血典故抒发对暮春故国的声声堕泪ꎬ
其悲凉失落之情ꎬ 见诸字里行间ꎮ

宋末文人用精卫神话冤魂主题表达战乱中遭

受不幸境遇的凄惨意象在元代继续延续ꎮ 如杨宏

道 «汴京元夕»:
　 　 一朝别鹄动离声ꎬ 伉俪三年晓梦惊ꎮ 当

日想君应被害ꎬ 此时怜我不忘情ꎮ 杜鹃啼血

花空老ꎬ 精卫偿冤海未平ꎮ 追忆月明合卺夕ꎬ
何堪灯火照春城ꎮ〔５５〕

用精卫偿冤典故表达蒙古入侵后自己和妻子

流离失所的不幸悲痛情感ꎬ 催人泪下ꎮ 又如陈基

«偶登凤凰山有感» 以 “填海欲衔精卫石ꎬ 驱狼

愿假祖龙鞭” 表达对故主张士诚的怀念ꎬ 悲悯中

又见复国雄心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 宋末节女韩

希孟自缢身亡留下 «练裙带诗» 所定型的精卫冤

魂意象在元代持续共鸣发酵ꎬ 韩希孟连同精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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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意象一起成为文学书写对象ꎮ 郝经写下 «巴陵

女子行»ꎬ 盛赞韩希孟ꎬ 其序言云:
　 　 己未秋九月ꎬ 王师渡江ꎬ 大帅拔都及万

户解成等自鄂渚以一军觇上流ꎬ 遂围岳ꎮ 岳

溃ꎬ 入于洞庭ꎬ 俘其遗民以归ꎮ 节妇巴陵女

子韩希孟誓不辱于兵ꎬ 书诗衣帛以见意ꎬ 赴

江流以死ꎮ 其诗悲婉激切ꎬ 辞意壮烈ꎬ 有古

义士未到者ꎮ 今并其诗录于左方ꎮ 呜呼ꎬ 宋

有天下ꎬ 文治三百年ꎬ 其德泽庞厚ꎬ 膏于肌

肤ꎬ 藏于骨髓ꎮ 民知以义为守ꎬ 不为偷生一

时计ꎮ 其培植也厚ꎬ 故其持藉也坚ꎮ 乃知以

义为国者ꎬ 人必以义归之ꎬ 故希孟一女子ꎬ
而义烈如是ꎮ 彼振缨束发ꎬ 曳裾峨冠ꎬ 名曰

丈夫ꎬ 而诵书学道以天下自任ꎬ 一旦临死生

之际ꎬ 操履云为ꎬ 必大有以异于希孟矣! 余

既高希孟之节ꎬ 且悲其志ꎬ 作 «巴陵女子

行»ꎬ 以申其志云ꎮ〔５６〕

诗后郝经精心全录韩希孟 «练裙带诗» 全

文ꎬ 可见崇敬之重ꎮ 此门打开ꎬ 广有共鸣ꎬ 如彭

寀 «韩节妇»:
　 　 恨不生为男ꎬ 横戈赴三军ꎮ 栖栖临绝音ꎬ
耿耿昭人文ꎮ 练裳纵横四百字ꎬ 上陈祖宗创

业有至道ꎬ 下斥奸邪误国偷生存ꎮ 吾辞既毕

分巳尽ꎬ 精卫何苦犹衔冤ꎮ 想当捐佩入不测ꎬ
幽光上浮白日驭ꎮ 阴魄下塞珠宫门ꎬ 湘灵鼓

瑟宓妃泣ꎬ 冯夷长啸羣龙翻ꎮ〔５７〕

杨维桢 «银瓶女» 则以精卫冤魂意象记录与

韩希孟如出一辙的岳飞之女:
　 　 岳家父ꎬ 国之城ꎮ 秦家奴ꎬ 城之倾ꎮ 皇

天不灵ꎬ 杀我父与兄ꎮ 嗟我银瓶ꎬ 为我父缇

萦ꎮ 生不赎父死ꎬ 不如无生ꎮ 千尺水ꎬ 一尺

瓶ꎬ 瓶中之水精卫鸣ꎮ〔５８〕

该诗序称: “宋岳鄂王之幼女也ꎮ 王被收ꎬ
女负银瓶投水死ꎮ 今祠在浙宪司之右ꎮ” 可见元

代精卫冤魂意象与爱国民族精神的文学渲染已经

融为一体ꎮ
虽然元代开始市民阶层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

角的大幕已经拉开ꎬ 但其进程并不均衡ꎮ 元代的

精卫神话冤魂意象大致是对宋代的承袭和深化ꎬ
虽然其中也孕育着分化的可能ꎬ 但未能成为现实ꎮ
到了明清两代ꎬ 市民文化取代士人文化成为中国

文化舞台主角的态势更加明朗ꎬ 精卫神话冤魂意

象的文学移位的分化也成为水到渠成的态势ꎮ 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雅文化背景下精卫冤魂意象书写

的因袭和退化ꎮ 明清时期传统文学样式的主要思

潮走向是复古ꎬ 所以传统文学样式大抵在此背景

规定下进行精卫悲冤意象的文学书写ꎮ
从数量上看ꎬ 明清两代诗文中使用精卫冤魂

意象为典故者不少ꎬ 其中既包括绝对数量ꎬ 也包

括诗文文体种类的覆盖面ꎬ 均超过前人ꎮ 但从取

意和境界上看ꎬ 或平淡无味ꎬ 或承袭前人ꎬ 或萎

缩蜕化ꎮ 如:
　 　 长鲸一去无消息ꎬ 精卫髙飞有岁年ꎮ 此

意画图图不尽ꎬ 却烦歌咏为流传ꎮ (程通

«题芮廉指挥望海图») 〔５９〕

鹣鹣共联羽ꎬ 精卫劳木石ꎮ 何如三青禽ꎬ
翘尾戴胜侧ꎮ (王偁 «感寓二十七») 〔６０〕

精卫精卫ꎬ 沧海填来几岁? 飞来飞去翩

翩ꎬ 但见洪涛碧烟ꎮ 碧烟烟碧ꎬ 愁杀孤飞短

翼ꎮ (胡俨 «调笑词») 〔６１〕

人生一去如流星ꎬ 百年抱恨不能尽ꎮ 精

卫空欲填沧溟ꎬ 何当寄语洞庭湖ꎮ (王燧

«怀云图») 〔６２〕

何处空堂梦欲残ꎬ 白头片蕚偶相看ꎮ 可

胜精卫无穷恨ꎬ 沧海填干泪也干ꎮ (庄泉

«萱草») 〔６３〕

扶桑摇落沧溟湥ꎬ 精卫衔山木石竭ꎮ 谁

信临流怯浩歌ꎬ 孤舟五月凉风发ꎮ (施润章

«洪都吟寄熊雪堂少宰») 〔６４〕

林出刑天舞ꎬ 岩藏贰负尸ꎮ 应龙飞有翼ꎬ
精卫溺堪悲ꎮ (厉鹗 «浮山禹庙观山海经塑

像三十韵») 〔６５〕

乗风事业已蹉跎ꎬ 云断沧溟泪较多ꎮ 精

卫不能填北海ꎬ 翻教随处作风波ꎮ (陶学瞻

«登蓬莱阁志感上有先君子石刻») 〔６６〕

此类文字在明清精卫意象书写中占多数ꎬ 虽

然不乏名家ꎬ 但确乎取意平平ꎬ 索然寡味ꎬ 乏善

可陈ꎮ
所谓承袭前人是指笔下精卫冤魂主题意象未

出前人窠臼ꎮ 比如明清两代关于精卫填海评价问

题看似烽烟再起ꎬ 但细读之后ꎬ 感觉大体在咀嚼

前人残羹ꎬ 味同嚼蜡ꎮ 批评精卫者如:
　 　 填海衔木石ꎬ 移山开路衢ꎮ 既怜精卫苦ꎬ
复笑愚公愚ꎮ 扰扰六合间ꎬ 机械纷奔趋ꎮ 岂

知大智者ꎬ 敛之寂若无ꎮ (刘嵩 «赠萧自愚

炼师») 〔６７〕

精卫何其愚ꎬ 填海欲成岭ꎮ 夸父持杖走ꎬ
猛气 逐 日 景ꎮ 彼 为 不 可 成ꎬ 至 竟 同 灰 冷ꎮ
(黄淳耀 «和杂诗十一首其二») 〔６８〕

始悟万物有归宿ꎬ 浮生驰逐朱颜凋ꎮ 精

卫衔木宅何益ꎬ 尹公术幻真无聊ꎮ (田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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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梯关观黄河注海歌») 〔６９〕

宾南如精卫填海ꎬ 每不自量ꎮ (阮葵生

«茶馀客话» 卷二十) 〔７０〕

褒扬精卫者如:
　 　 睢鸩知有别ꎬ 精卫志不渝ꎮ 物性固莫夺ꎬ
民心 焉 可 诬ꎮ 至 今 南 冈 树ꎬ 落 月 空 啼 乌ꎮ
(凌云翰 «鸳鸯篇美邹节妇也») 〔７１〕

海石白凝雪ꎬ 海波青照天ꎮ 衔石填海无

穷年ꎬ 但愿沧海扬尘化为土ꎬ 尔无冤兮尔无

苦ꎮ (刘炳 «精卫操») 〔７２〕

愚公移山ꎬ 精卫填海ꎬ 常人藐为说铃ꎬ
贤圣指为血路也ꎮ 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ꎬ 即

非从容矣ꎮ (黄宗羲 «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

(煌言) 墓志铭») 〔７３〕

然予将终身以之ꎬ 若愚公之徙太行ꎬ 精

卫之填东海ꎬ 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ꎬ 知

者鉴诸ꎮ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卷十一) 〔７４〕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ꎬ 都明显缺乏深邃的思

考和令人陶醉的美感ꎮ 士人文化背景下的精卫冤

魂主题意象书写ꎬ 的确有江郎才尽之感ꎮ

① 见该诗作者序言ꎮ
② 参见宁稼雨 «文学移位: 精卫神话英雄主题的形成与消歇»ꎬ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 ３ 期ꎮ

所谓萎缩蜕化是指部分作者在沿袭前人精卫

冤魂意象书写时未能将前人可圈可点的胸襟气魄

或高远立意发扬光大ꎬ 相反却胸襟局促ꎬ 立意缩

小ꎬ 表现出境界的萎缩ꎮ 这突出表现在部分沿袭

前人精卫冤魂意象书写中与爱国民族精神的融合

上ꎮ 如宋元时期盛传一时ꎬ 鼓舞激励几代人的年

仅十八岁女诗人韩希孟受精卫精神鼓舞宁死不降

的英雄浩气ꎬ 到了明清时期却蜕变成为孝子烈女

树碑立传的套路ꎮ 如贝琼 «精卫愤»:
　 　 乍登太行ꎬ 莫涉沧海水ꎮ 天吴九首马一

角ꎬ 白浪崩山飓风起ꎮ 精卫万古长衔冤ꎬ 无

人为汝笺天门ꎮ 孝子亦何辜ꎬ 死挂扶幸垠ꎮ
愿衔西山石ꎬ 朝飞暮飞折两翼ꎮ 西山石尽海

不极ꎬ 月黑珠宫閟魂魄ꎮ 魂魄不归思可已ꎬ
乍登太行ꎬ 莫涉沧海水ꎮ〔７５〕

该诗系为定海漕户夏文德落水后ꎬ 其子永庆

入水救父溺死事而作ꎮ① 平心而论ꎬ 儿子救父身

亡ꎬ 也的确值得表彰ꎬ 但与韩希孟的气贯长虹相

比ꎬ 毕竟相形见绌ꎮ 类似者又如:
　 　 精卫何时填海满ꎬ 苍梧终日见云飞ꎮ 贞

魂若化吴宫燕ꎬ 应是年年一度归ꎮ (黄佐

«全节庙») 〔７６〕

精卫魂终在ꎬ 潜英梦岂灵ꎮ 空余潘岳赋ꎬ

惆怅不堪听ꎮ (黎民表 «吴舍人内子挽

词») 〔７７〕

是使狚儿饰面ꎬ 得冒荣名ꎬ 精卫填河ꎬ
长怀幽怨ꎮ 虽或风俗之有殊ꎬ 抑亦教化之未

傋也ꎮ (毛奇龄 «家烈妇诔文») 〔７８〕

露筯未报蚊虻毒ꎬ 精卫宁忘渤海仇ꎮ 血

散血凝大块里ꎬ 三生因果费追求ꎮ (周炳曽

«山阴潘烈女诗») 〔７９〕

又有高启 «泉州陈氏妇夫泛海溺死守志» 用

精卫志节表现烈女贞烈ꎮ 作者从烈女角度ꎬ 以望

夫石被动等待与精卫主动填海对比ꎬ 表达对后者

溺死守节的赞美ꎬ 有一定新意ꎮ 然仍未脱儿女情

长眼界ꎮ
聊可欣慰的是ꎬ 当传统诗文领域的精卫冤魂

意象书写再次遭遇民族危亡关头ꎬ 明清文人们的

灵感似乎瞬间得到激活ꎬ 再次绽放: 如李东阳

«崖山大忠祠诗» 四首之三、 夏完淳 «精卫»、 顾

炎武 «精卫» 等ꎬ 均能借精卫的冤魂意象抒发其

忧国忧民感慨ꎬ 为精卫冤魂意象在传统诗文领域

的价值找回一点尊严ꎮ②

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精卫冤魂意象书写的

不景气状况相反ꎬ 元明清时段市民文化作为中国

文化舞台新主角的标志ꎬ 小说、 戏曲等通俗文学

样式获得了极大的活动空间ꎬ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ꎮ 表现在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意象书写ꎬ
通俗文学与传统诗文领域形成明显的分化、 对峙

乃至胜出的态势ꎮ
这种分化并非一蹴而就ꎬ 而是社会文化势力

消长的结果ꎮ 宋代以来两部影响巨大的儿童启蒙

读物为精卫神话精神的正反两面价值判断做出清

晰形象的交代:
　 　 «三字经»: “愚公志ꎬ 精卫情ꎮ 锲不

舍ꎬ 持以恒ꎮ” 〔８０〕

«幼学琼林»: “以蠡测海ꎬ 喻人之见小ꎻ
精卫衔石ꎬ 比人之徒劳ꎮ” 〔８１〕

如前所述ꎬ 怀疑否定精卫填海之举的声音主

要从汉魏六朝开始ꎮ 人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推翻

精卫神话的逻辑合理性ꎬ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ꎮ
但从问题的另一面看ꎬ 肯定精卫填海之举的声音

不是出自科学精神ꎬ 而是将精卫填海之举提高升

华为一种象征意义的民族精神ꎬ 其中包含遭受悲

冤之苦后仍然坚忍不拔的前后因果两个方面ꎮ
从后代精卫冤魂意象文学移位的演变发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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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看ꎬ 士人文化背景下的精卫冤魂意象书写ꎬ 集

中表现在诗文领域中对于坚忍不拔精神的赞美ꎬ
尤其当民族危难关头ꎬ 将其引申为坚忍不拔的爱

国民族精神ꎮ 而横空出世的市民文化则把精卫冤

魂意象的文学书写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颠覆和修

正ꎮ 其核心要点就是根据市民阶层自己的价值观

念和审美意趣来重新解读和书写精卫冤魂意象ꎮ
其中有两部作品尤其值得关注: 一部是 «镜花

缘»、 一部是 «海上尘天影»ꎮ 两部小说的共同特

点和价值是第一次以完整的叙事文学故事形象描

绘和书写精卫冤魂意象ꎮ
在 «镜花缘» 第九回ꎬ 作者通过唐敖和邓九

公的对话ꎬ 把历史上关于精卫形象正反两面的争

辩分歧以小说故事人物对话方式加以综合归纳ꎬ
用叙述方式表述ꎬ 堪称叙事文学对于诗文中相同

神话文学意象的吸收、 借鉴和发扬光大ꎮ 尤其是

通过唐敖之口表达对精卫形象的正面肯定ꎬ 反映

出市民文化作为新兴文化舞台主角在精卫冤魂主

题意象的价值判断取向方面的积极健康意义ꎮ
近代邹弢 «海上尘天影» 将李汝真开辟的把

精卫神话意象嵌入叙事文学情节过程中的叙事化

创举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ꎮ

«镜花缘» 中精卫故事是通过唐敖与邓九公

之间的对话内容出现的情节要素ꎬ 而 «海上尘

天影» 的作者则把精卫作为小说中一个独立的

人物形象加以塑造ꎮ 这个变化是古代叙事文学

体裁领域中精卫神话形象在文学移位过程中的

一次成功完美实践ꎮ① 从引子两章有关精卫真仙

的形象塑造来看ꎬ 包括汉代以来有关英雄意象

和悲冤意象的各种文学书写ꎬ 精卫故事已经将

这两大基本文学意象吸收整合在精卫真仙这个

文学形象中ꎬ 为精卫神话原型的文学移位画上

了一个完美的句号ꎮ
精卫冤魂意象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成功ꎬ 从这

一特定窗口展示出市民文化对于士人文化以后浪

推前浪的姿态取而代之、 后来居上的历史进程ꎬ
为笔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帝王文化、 士人文化

逐渐过渡到市民文化的理论学说提供了较有说服

力的佐证ꎮ②

综上所述ꎬ 与封建专制背景下精卫英雄意象

的发展空间有限不同③ꎬ 精卫冤魂意象与专制制

度背景促成的悲悯、 感伤审美情怀具有很大的共

鸣点ꎬ 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书写ꎬ 成为精

卫神话文学移位过程中的一道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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